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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孩
是
否
必
須
花
幾
百
萬
讀
國
際
學
校
，
才
有

國
際
視
野
？
是
不
是
英
語
流
利
就
有
國
際
視
野
？

平
時
好
少
想
教
育
問
題
。
上
星
期
跟
一
位
好
久
沒

見
的
培
訓
教
練
敘
舊
，
原
來
他
跟
瑞
士
籍
的
太
太

又
添
了
一
個
女
兒
，
現
在
大
女
十
二
歲
，
小
女
兒

六
歲
。
他
是
馬
來
西
亞
人
，
在
香
港
工
作
了
廿
多
年
，

廣
東
話
、
普
通
話
和
英
文
都
難
不
到
他
，
馬
拉
話
也

曉
。
我
對
他
家
裡
的
語
言
環
境
很
有
興
趣
，
以
下
是
我

們
的
對
話
：

我
：
﹁
女
兒
在
哪
兒
讀
書
？
﹂

朋
友
：
﹁
我
們
住
西
貢
，
我
讓
她
們
讀
西
貢
的
本
地

學
校
，
認
真
讀
好
中
文
。
為
甚
麼
不
讀
國
際
學
校
？
太

貴
，
不
值
得
，
也
學
不
好
中
文
。
﹂

我
：
﹁
那
你
們
家
裡
講
甚
麼
話
？
﹂

朋
友
：
﹁
女
兒
和
太
太
講
德
文
，
我
和
女
兒
講
廣
東

話
，
太
太
和
我
講
英
文
。
如
果
全
家
一
起
，
就
講
英

文
。
﹂

我
：
﹁
兩
個
女
兒
之
間
講
甚
麼
話
？
﹂

朋
友
：
﹁
說
不
定
，
看
當
時
的
話
題
和
環
境
而
定
。

有
時
她
們
本
來
在
講
廣
東
話
，
見
到
媽
咪
經
過
，
突
然
會
轉
台
講

德
文
。
總
之
她
們
之
間
是
無
定
向
風
，
但
見
到
我
和
媽
咪
在
一
起

就
一
定
講
英
文
。
英
文
是
我
們
四
人
的
共
通
語
言
。
﹂

我
想
很
多
跟
來
自
非
英
語
國
家
人
士
結
婚
的
華
人
，
家
裡
都
有

類
似
的
語
境
。
朋
友
比
較
特
別
的
，
是
女
兒
的
讀
寫
中
文
完
全
跟

得
上
本
地
孩
子
，
而
他
也
注
入
了
額
外
的
南
洋
氣
息
。
其
實
我
記

得
他
的
大
女
兒
出
生
不
久
，
就
講
過
他
心
中
理
想
的
教
育
方
式
，

就
是
待
孩
子
小
學
畢
業
，
就
弄
隻
帆
船
，
帶
女
兒
航
海
，
一
個
國

家
一
個
國
家
的
去
，
在
船
上
教
她
讀
書
，
到
了
岸
上
就
帶
她
遊

歷
、
體
驗
甚
至
工
作
。
這
樣
去
幾
年
，
他
相
信
孩
子
一
定
會
發
展

得
很
好
。
當
時
我
想
這
真
美
好
，
不
過
實
踐
就
很
難
，
而
且
在
香

港
不
讓
孩
子
上
正
規
學
校
也
是
犯
法
的
。
後
來
他
也
沒
這
樣
做
。

我
見
過
各
地
的
年
輕
人
，
覺
得
語
言
上
最
國
際
化
的
是
比
利

時
，
接

是
瑞
士
。
比
利
時
位
處
歐
洲
各
國
接
壤
要
衝
，
國
小
而

重
商
貿
，
年
輕
人
會
說
四
五
種
流
利
歐
洲
語
言
非
常
普
遍
，
英
語

更
是
容
易
，
小
菜
一
碟
而
已
。
香
港
本
來
可
以
走
這
條
路
的
，
現

在
太
遲
了
。

百
家
廊

孫
康
青
︵
美
國
︶

國際視野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去
年
十
一
月
，
應
也
斯
之
邀
，
往
嶺
大
講
﹁
殺
人

王
．
牛
精
良
．
好
漢
小
說
﹂
；
今
年
二
月
一
日
，
急
景

殘
年
，
又
應
文
潔
華
之
請
，
往
浸
大
一
個
研
討
會
講

﹁
粵
語
小
說
﹂，
真
係
過
足
癮
也
。

粵
語
入
文
的
小
說
，
香
港
作
家
中
，
黃
言
情
是
第
一

人
。
此
君
為
報
人
，
他
寫
的
︽
老
婆
奴
︾，
所
採
的
語
言
是
文

言
、
白
話
文
、
粵
語
混
合
而
成
的
﹁
三
及
第
文
體
﹂，
一
九
二

四
年
於
上
海
出
版
，
這
和
當
時
上
海
的
出
版
機
構
特
別
發
達

有
關
。
其
後
，
他
再
寫
︽
老
婆
奴
續
篇
︾，
改
由
香
港
的
大
中

華
國
民
公
司
印
行
。
兩
書
繼
承
了
晚
清
滑
稽
小
說
傳
統
，
頗

堪
一
觀
；
所
用
廣
府
話
，
很
多
已
湮
沒
，
值
得
語
言
學
家
深

入
研
究
。

一
九
三
○
年
代
，
任
護
花
以
﹁
周
白
蘋
﹂
的
筆
名
，
創
作

了
﹁
中
國
殺
人
王
﹂
系
列
小
說
，
先
在
他
所
辦
的
︽
先
導
︾

報
連
載
，
所
用
語
言
也
是
﹁
三
及
第
﹂。
﹁
中
國
殺
人
王
﹂
連

載
後
成
書
出
版
，
一
集
又
一
集
，
備
受
普
羅
階
級
歡
迎
，
比

之
新
文
學
作
者
的
書
更
為
暢
銷
，
名
聲
更
響
，
是
所
謂
﹁
市

民
作
家
﹂。
任
護
花
跟

創
作
了
﹁
牛
精
良
﹂
這
個
人
物
，
報

上
連
載
，
再
而
成
書
，
亦
一
紙
風
行
。

抗
戰
前
後
的
香
港
通
俗
文
壇
，
還
有
鄧
羽
公
、
朱
愚
齋
、
念
佛
山

人
、
我
是
山
人
的
技
擊
小
說
，
王
香
琴
的
俠
豔
小
說
、
言
情
小
說
，
靈

簫
生
的
鴛
鴦
蝴
蝶
小
說
，
俱
流
行
一
時
。
這
批
作
家
大
都
為
粵
港
報

人
，
與
廣
州
關
係
較
深
，
一
九
四
九
年
前
後
，
這
班
粵
港
作
家
大
都
流

來
香
港
了
。

粵
港
作
家
中
，
還
有
一
位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來
港
的
高
雄
，
作
品
類
型

多
，
無
論
文
言
、
白
話
文
、
三
及
第
，
俱
擅
勝
場
，
所
寫
的
︽
經
紀
日

記
︾
已
成
經
典
。

不
過
，
在
以
新
文
學
為
正
統
的
大
纛
下
，
撰
寫
香
港
文
學
史
的
，
每

將
之
邊
緣
化
，
不
予
一
提
；
其
實
，
通
俗
文
學
對
社
會
大
眾
的
影
響
更

為
深
遠
。

在
南
來
文
人
於
三
○
年
代
後
期
﹁
霸
佔
﹂
香
港
文
壇
時
，
香
港
的
新

文
學
者
幾
近
﹁
消
滅
﹂。
張
吻
冰
遂
以
望
雲
的
筆
名
，
改
寫
通
俗
小
說
，

在
︽
天
光
報
︾
連
載
︿
黑
俠
﹀，
居
然
大
受
歡
迎
；
岑
卓
雲
以
平
可
筆

名
，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在
︽
工
商
日
報
︾
連
載
︿
山
長
水
遠
﹀，
反
應
不

錯
；
又
於
︽
天
光
報
︾
刊
︿
錦
繡
年
華
﹀
；
據
說
，
小
說
連
載
時
，
平

可
到
醫
院
探
望
一
位
女
讀
者
，
見
護
士
川
流
不
息
進
來
，
平
可
以
為
該

女
讀
者
人
緣
太
好
，
誰
知
女
讀
者
微
笑
說
：
﹁
她
們
不
是
來
看
我
，
她

們
是
來
看
你
。
﹂
平
可
與
望
雲
在
島
上
社
新
文
學
時
期
，
肯
定
沒
有
這

種
風
光
。

早
在
︽
雙
聲
︾
寫
下
︿
碎
蕊
﹀
的
黃
天
石
，
其
後
欲
脫
下
鴛
蝴
派
的

外
衣
，
從
事
嚴
肅
文
學
創
作
，
但
難
以
果
腹
，
遂
賣
文
維
生
，
以
傑
克

為
筆
名
，
在
︽
天
光
報
︾
大
寫
流
行
小
說
。
戰
後
，
他
的
小
說
更
風
行

一
時
。
這
些
作
家
﹁
脫
胎
換
骨
﹂，
居
然
在
香
港
通
俗
文
壇
冒
起
來
；
只

餘
下
侶
倫
寥
寥
幾
人
，
仍
堅
持
﹁
純
﹂
到
底
。

香
港
的
通
俗
文
壇
，
早
年
還
有
黃
崑
崙
、
豹
翁
、
侯
曜
等
人
，
惟
水

準
不
高
。
然
而
早
期
新
文
學
的
作
品
，
何
嘗
不
是
水
準
參
差
，
甚
至
稚

嫩
，
致
在
南
來
作
家
前
，
矮
了
一
截
以
至
大
截
，
迫
得
﹁
隱
退
﹂。
因

此
，
當
其

時
也
，
通

俗
作
品
一

枝
獨
秀
，

我

們

應

﹁
拒
絕
遺

忘
﹂，
深
入

去
發
掘
研

究
。

「通俗」天下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我
對
於
社
團
宴
會
曾
多
次
評
論
，
清

心
直
說
。
也
許
有
人
認
為
習
俗
如
此
，

無
傷
大
雅
，
並
不
在
意
。
日
前
再
參
加

潮
汕
三
市
的
迎
春
宴
會
，
除
有
過
去
曾

批
評
過
的
陋
習
外
，
更
把
﹁
敬
酒
文
化
﹂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致
。

一
般
宴
會
的
三
部
曲
，
是
講
話
、
敬
酒
、
宴

會
。
有
的
再
加
上
了
贈
送
禮
品
、
就
任
證
書
之

類
，
有
的
也
加
上
遊
藝
節
目
。
但
除
吃
飯
之

外
，
其
他
的
﹁
繁
文
縟
節
﹂，
應
該
是
盡
量
簡

化
。宴

會
前
的
講
話
，
應
該
力
求
簡
單
，
因
為
那

不
是
排
排
坐
的
會
議
。
一
桌
桌
的
客
人
，
難
免

彼
此
寒
暄
，
哪
有
耐
心
傾
聽
台
上
的
長
篇
致

辭
。
除
非
講
者
是
要
人
，
賓
客
要
爭
相
欣
賞
他

的
風
采
的
。
一
般
的
例
話
、
應
酬
話
、
問
候

話
，
並
不
會
引
人
注
意
。
除
了
桌
上
交
談
外
，

現
在
多
了
一
個
玩
意
，
就
是
擺
弄
自
己
的iPhone

。
主
人

在
台
上
講
話
，
我
在
主
賓
席
上
看
到
，
起
碼
有
十
個
人
在

埋
頭
看
手
機
。

潮
汕
三
市
負
責
人
輪
流
上
台
致
辭
，
講
的
都
是
大
同
小

異
的
客
套
話
。
每
人
講
十
五
分
鐘
，
連
同
香
港
賓
客
的
代

表
致
辭
，
便
花
了
五
十
分
鐘
。
為
甚
麼
不
可
以
在
三
市
中

推
舉
一
人
作
代
表
，
以
後
每
年
輪
替
一
次
？

至
於
敬
酒
文
化
，
潮
州
人
似
乎
特
別
喜
歡
到
處
找
人
碰

杯
。
本
來
主
人
家
已
經
上
台
向
大
家
敬
酒
，
這
就
完
成
應

有
的
禮
節
，
又
何
必
逐
個
賓
客
再
敬
一
次
？
主
人
如
此
，

賓
客
之
間
也
是
如
此
，
當
晚
所
見
，
直
至
完
場
，
敬
酒
活

動
還
是
沒
完
沒
了
。

潮
汕
三
市
，
帶
來
一
個
藝
術
團
，
表
演
精
彩
的
潮
州
音

樂
、
潮
州
戲
、
潮
汕
舞
蹈
和
雜
技
。
對
這
些
藝
術
家
們
前

來
獻
藝
，
理
應
專
心
欣
賞
才
是
，
但
是
一
幕
幕
表
演
卻
都

淹
沒
在
敬
酒
聲
中
。
因
為
表
演
已
為
敬
酒
﹁
騎
劫
﹂，
所

以
連
掌
聲
也
相
當
零
落
。
我
為
潮
州
藝
術
家
們
感
到
難

受
。也

許
我
的
批
評
有
點
過
火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針
對
潮

汕
三
市
，
他
們
前
來
與
鄉
親
聯
誼
，
值
得
肯
定
。
我
是
對

這
種
聯
誼
宴
會
的
內
涵
和
敬
酒
文
化
提
供
一
點
意
見
。
過

去
對
潮
團
總
會
和
潮
州
商
會
精
簡
宴
會
也
曾
提
出
讚
揚
。

作
為
鄉
親
，
只
是
愛
之
深
而
責
之
切
也
。

敬酒文化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一
直
以
來
，
對
那
些
歷
史
老
建
築
、
老
物
件
有

莫
大

的
興
趣
。
聽
說
在
行
程
中
會
遊
覽
中
國
第
一
個
對
國
際
交

通
的
出
海
口
，
而
且
那
裡
的
古
跡
很
多
都
還
保
存
得
很
好

時
，
感
覺
特
別
興
奮
和
期
待
。

位
於
潮
汕
澄
海
區
東
北
部
、
韓
江
出
海
口
附
近
的
樟
林

古
港
，
是
紅
頭
船
的
故
鄉
。
由
於
樟
林
獨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
有

水
路
與
海
路
相
通
，
在
清
朝
康
熙
年
間
逐
漸
成
為
東
南
沿
海

最
重
要
的
貿
易
口
岸
之
一
。

李
前
輩
解
說
：
乾
隆
、
嘉
慶
年
間
樟
林
港
貿
易
達
到
其
全
盛

時
期
，
從
樟
林
港
出
發
的
﹁
紅
頭
船
﹂，
北
上
上
海
、
天
津
，
南

下
廣
州
、
瓊
州
，
以
至
東
南
亞
各
國
，
而
在
韓
江
幹
流
和
三
角

洲
縱
橫
交
錯
的
水
網
中
行
駛
的
各
種
內
河
船
隻
，
更
使
樟
林
成

為
一
個
繁
盛
的
轉
口
貿
易
據
點
。

據
說
，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大
英
帝
國
出
版
的
世
界
地
圖

上
，
粵
東
的
海
邊
，
就
標
有
﹁
樟
林
﹂
；
而
當
時
國
外
的
來

信
，
只
要
寫
有
中
國
樟
林
，
就
可
以
送
達
。

隨

李
前
輩
踏
入
古
港
遺
址
，
當
年
匯
海
的
通
衢
早
已
不
復

重
現
，
留
下
一
個
破
舊
的
石
門
，
據
說
是
運
貨
的
地
方
。
石
門

邊
，
就
是
一
條
貨
棧
街
，
名
為
﹁
新
興
街
﹂。
這
條
當
年
的
街
道

仍
是
保
持

當
年
的
樣
子
，
有
高
兩
層
的
客
棧
，
有
石
頭
堆
砌

的
階
梯
，
更
有
麻
石
鋪
開
的
石
板
路
。

想
像

當
年
熙
熙
攘
攘
的
場
面
，
往
來
的
客
商
該
是
怎
樣
填

滿
這
條
小
街
，
以
至
於
多
年
之

後
，
那
些
已
經
變
成
民
居
的
小

舖
頭
，
還
維
持

舖
面
的
樣

子
，
這
些
殘
存
的
遺
跡
，
似
乎

處
處
保
存

當
年
的
繁
華
，
即

便
經
歷
了
百
年
，
也
無
法
磨

滅
。行

走
在
彎
彎
曲
曲
的
小
巷

裡
，
不
時
有
坐
在
高
高
門
檻
上

嬉
鬧
的
孩
童
，
端

飯
碗
從
木

門
裡
探
出
頭
的
阿
婆
，
還
有
那

些
不
甘
寂
寞
的
拍

翅
膀
的
公

鵝
。
當
年
的
歷
史
又
似
乎
離
開

我
們
不
遠
！

古港遺跡與紅頭船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手
足
情
深
，
其
利
斷
金
？
﹂

其
實
，
所
謂
﹁
手
足
﹂
不
一
定
是

指
有
血
緣
的
兄
弟
關
係
。
事
關
就

我
所
見
，
在
社
團
或
生
意
往
來
所

建
立
起
的
志
同
道
合
友
誼
，
比
手

足
還
親
哩
。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陳
永
棋
和
常
委
余
國

春
，
是
多
個
知
名
社
團
的
合
作
伙
伴
，

出
雙
入
對
攜
手
為
國
家
、
為
香
港
作
出

貢
獻
，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
最
佳
拍
檔
﹂。

陳
永
棋
坦
率
直
言
，
幾
成
為
政
協
常
委

發
言
人
。
余
國
春
是
印
尼
華
僑
，
中
央

對
他
刮
目
相
看
，
重
點
培
養
不
無
原

因
。
年
前
，
陳
余
兩
人
與
泰
國
華
僑
領

袖
、
香
港
銀
行
家
陳
有
慶
合
力
籌
組
成

立
香
港
僑
界
社
團
聯
會
。
在
國
務
院
僑

務
辦
公
室
鼎
力
支
持
下
，
該
聯
會
旋
即

成
為
香
港
知
名
度
極
高
的
社
團
聯
會
之

一
。
余
國
春
任
會
長
，
陳
有
慶
、
陳
永
棋
榮
任
主

席
。每

逢
佳
節
倍
思
親
，
遠
離
家
鄉
遠
赴
世
界
各
地

謀
生
的
遊
子
，
我
們
稱
之
為
華
僑
。
中
國
僑
聯
組

織
，
﹁
親
情
中
華
﹂
藝
術
團
每
逢
大
節
親
赴
各
地

送
歡
樂
、
表
親
情
，
透
過
藝
術
家
的
精
湛
演
出
，

帶
來
了
祖
國
人
民
向
僑
胞
獻
上
祝
福
。
真
情
厚

意
，
真
教
僑
胞
對
祖
國
對
親
人
濃
濃
思
念
有
所
舒

懷
，
滿
足
了
對
中
華
文
明
、
中
華
文
化
精
神
需
求

和
嚮
往
。

蛇
年
正
月
初
八
，
﹁
文
化
中
國
、
四
海
同
春
、

放
歌
香
江
、
共
享
榮
耀
、
香
港
各
界
新
春
晚
會
﹂

假
座
香
港
會
展
中
心
新
翼
舉
行
。
主
辦
機
構
正
是

國
務
院
僑
辦
和
香
港
僑
界
社
團
聯
會
，
協
辦
機
構

有
近
百
個
團
體
，
支
持
機
構
有
中
聯
辦
、
民
政
事

務
局
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去
年
僑
界
社
團
聯
會
已

舉
辦
過
﹁
文
化
中
國
、
四
海
同
春
﹂
晚
會
，
好
評

如
潮
，
口
碑
甚
佳
。
而
今
捲
土
重
來
，
演
員
有
新

有
舊
，
全
是
中
國
一
等
演
員
，
總
政
歌
舞
團
早
已

是
內
地
家
傳
戶
曉
的
品
牌
。
董
文
華
、
蔡
國
慶
、

閻
維
文
、
王
秀
芬
等
造
詣
了
得
不
在
話
下
，
近
年

拔
起
的
李
玉
剛
更
是
傳
奇
藝
人
，
分
外
令
人
注

目
。
港
人
難
得
在
港
欣
賞
到
如
此
高
水
準
的
文
藝

演
出
，
為
內
地
和
香
港
兩
地
互
動
交
流
搭
建
亮
麗

平
台
。 最佳拍檔

思　旋

思旋
天地

恭
喜
發
財
！
剛
過
了
元
宵
佳
節
，
預
祝
各

位
蛇
年
行
大
運
，
正
如
好
友
李
居
明
師
傅
所

預
言
，
二
○
一
三
年
天
災
較
少
發
生
，
大
家

可
以
休
養
生
息
，
特
別
屬
狗
、
猴
、
牛
的
朋

友
是
生
肖
中
最
走
運
的
冠
亞
季
軍
，
好
好
把

握
。
人
的
命
運
是
否
早
注
定
？
這
句
話
是
居
明
師

傅
聽
得
最
多
的
，
他
總
來
一
句
：
﹁
無
論
世
界
怎

樣
變
，
先
變
好
自
己
。
﹂

小
居
明
六
年
級
已
受
姐
姐
男
友
薰
陶
影
響
略
懂

掌
相
，
至
投
考
浸
會
傳
理
系
，
系
主
任
黃
應
時
要

求
甚
高
，
學
生
必
須
科
科
A
，
見
小
子
嗜
好
一
欄

填
上
﹁
相
學
﹂，
面
試
之
日
遞
上
手
掌
，
一
看
一
小

時
，
比
其
他
同
學
多
出
五
十
分
鐘
，
當
然
取
錄
無

疑
。
花
名
﹁
師
傅
仔
﹂
的
他
，
在
校
名
氣
日
大
，

曾
斷
言
同
班
同
學
袁
志
偉
一
生
服
務
一
間
機
構
，

黃
杏
秀
嫁
得
如
意
郎
君
，
全
中
了
。

畢
業
後
，
他
沒
有
當
相
士
，
因
為
當
年
這
行
業

地
位
卑
微
。
他
入
行
電
台
、
電
影
、
報
界
和
宣

傳
。
電
影
︽
歡
顏
︾
捧
紅
了
胡
慧
中
和
插
曲
︽
橄
欖
樹
︾，
老

板
本
以
為
要
谷
主
題
曲
︽
歡
顏
︾，
居
明
知
道
填
詞
人
三
毛
的

魔
力
，
果
然
一
擊
即
中
，
齊
豫
紅
極
一
時
。

後
來
命
運
所
致
，
他
失
意
於
新
藝
城
，
轉
行
玄
學
家
，
他

不
甘
心
，
希
望
一
天
可
又
回
歸
藝
術
界
。
實
在
他
的
事
業
發

展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
尤
其
二
○
○
○
年
美
國
可
口
可
樂
亞
特

蘭
大
總
裁
上
任
，
面
對
下
滑
業
績
和
辦
公
室
的
陰
氣
，
他
求

助
於
在
香
港
認
識
的M

aster
L
ee

。

可
樂
公
司
要
求
居
明
師
傅
訂
下
合
約
，
此
事
不
得
公
開
直

至
總
裁
退
休
為
止
。
今
天
可
以
公
布
天
下
了
，
原
來
整
件
事

最
頭
痛
的
是
，
要
把
所
有
風
水
名
詞
翻
譯
成
英
文
，
更
要
如

上
戰
場
一
樣
，
帶
備
所
有
用
品
，
其
中
包
括
一
個
大
鑼
上
飛

機
。居

明
英
語
不
俗
，
解
釋
了
大
班
房
內
濃
濃
的
雪
茄
味
來
自

不
肯
離
開
已
離
世
的
前
總
裁
，
一
輪
法
事
將
他
請
到
公
司
大

門
口
作
門
神
，
更
建
議
健
兒
可
樂
用
銀
罐
，
新
產
品
改
名

﹁Z
E
R

O

﹂，
業
績
又
穩
步
上
揚
。

千
禧
年
一
役
，
滿
足
了
，
他
本
想
退
休
，
但
，
近
年
他
又

心
思
思
染
指
粵
劇
。
他
寫
的
第
一
套
︽
蝶
海
情
僧
︾
賣
個
滿

堂
紅
，
一
寫
就
九
個
劇
本
。
他
不
是
爆
出
來
的
，
他
早
已
是

當
紅
的
電
影
編
劇
。
以
他
的
才
智
，
不
單
將
粵
劇
搞
得
有
聲

有
色
，
也
為
新
光
戲
院
注
入
了
生
命
力
。
當
年
失
落
於
電
影

圈
，
今
天
事
業
又
取
得
輝
煌
。
很
同
意
他
的
一
句
：
﹁
世
界

無
論
怎
樣
變
，
先
變
好
自
己
。
﹂
我
們
要
加
把
勁
，
鐘
錶
上

的
時
間
可
以
重
來
，
但
已
不
是
昨
天
。
祝
蛇
年
更
好
！

首先變好自己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一個理智健全的人，一個守法的人，只要嚴格
遵守持槍的原則，犯錯和危險其實是離他很遙遠
的。

問題是，會認真遵守規定的從來都是一些守法
的公民。所有控槍禁槍條例的限制只對這些守法
的人起作用。而罪犯大多數用的是從不登記的黑
槍，政府就是制定成千上萬條的法規，任何一條
他們都置若罔聞。而那些失去理智者，在發瘋的
一刻，又怎麼能夠祈禱他會想起這些規定。

結果就是，好人的手腳被越束縛越緊，而壞人
肆虐的天地卻愈擴愈大。正邪對峙與制約的天秤
危險地傾斜了。

我現在希望女兒認識的，就是槍械說白了，只
不過是一個人類製造出來的工具，它本身並不存
在是與非，罪與錯。不畏懼它，了解它，掌握
它，最後再考慮自己願不願意使用它，這只是一
個理智的過程。

慈航普度還是魑魅魍魎都是人的內心，釋放還
是拯救，槍只不過是個故事。

女兒屏住氣，終於舉起了子彈上了膛的槍。
她細小的手指剛剛夠上扳機，一下兩下，扳機

僅僅動了動。
我轉到她身後，幫她托住了槍。我知道，最後

的擊發必須由她自己完成。
「穩住，用力，再用力！」
她猛一使勁，「卡嗒」一聲響，擊錘打上了撞

針，槍聲砰然而起。
強大的後坐力幾乎讓凱茜倒退了一步，她不停

地換置 手的重心，虎口的震痛使她皺起了眉
頭。女兒目光晶瑩，呼吸急促，努力將槍口對準
15 yards外那個小小的圓形靶。

Sp2022造型厚實方正，略顯笨拙，但性能卓
越，精度高。這把具有典型的德國風格的槍在女
兒的手中激烈地跳動 。

一彈匣的子彈打完了。女兒咬了咬嘴唇：「再
打！」

又是滿滿一彈匣。
「還要打！」
槍聲久久迴盪，地上灑滿了仍在裊裊冒 青煙

的亮晶晶的彈殼。
靶紙上終於有了女兒努力的痕跡，竟然有一發

打在了十環上。
女兒笑了。
在我們的兩側，也有兩組人在練習射擊。
右面的一組是一個白人家庭，看上去是爺爺奶

奶帶 兩個十六七歲的孫子。老人沉默寡言，手
裡提 一隻老式的牛皮箱。箱蓋一掀，裡面滿滿
擺放 四五支手槍，兩把長槍，烏沉沉地幽幽發
亮。兩個半大小子輪番上場，左一槍右一槍打得
很是認真。老人只是沉默地看 。這家人是如此
安靜，突然發現他們已經離開了，突然又發現地
上打掃的乾乾淨淨，連多餘的靶紙都整齊地擺放

牆角下。
左手一組可鬧騰多了。一個看上去是西班牙裔

的小伙子帶 他體格妖嬈的女朋友歡聲笑語，他
們誇張地扛來了兩張真人大小的人形靶，遠遠近

近打個不停。每逢打到甚麼要害之處，兩人就是
一陣會意的大笑。不過，那男子在女孩讚賞目光
的沐浴下，打的可真是準。

在美國20多年，我發現一般美國人其實挺單純
挺簡單的。他們很少在人際關係上費心機。一見
面就自來熟，分手後又很快淡忘。東方人喜歡把
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層層遞進，舉一反三。而美
國人樂意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能夠一下解決的
絕不做第二下。足球用腳踢多彆扭，直接抱 球
一路撞過去那才是個爽。

有三條定律可以窺視到美國人的思維脈絡：基
督教，森林法則，自由至上。基督教義的影響，
讓他們有博愛救贖的情懷；達爾文的理論，讓他
們相信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自由至上，讓他們
不畏強權。政府只能踏踏實實為民眾服務，沒有
民眾向政府效忠的道理。不是你管我，是我管
你。

我大概也犯了複雜化的毛病，轉了個彎才隱約
地說出美國民眾為甚麼把持槍作為神聖不可侵犯
的權利了。

果然是自來熟，不多久，那個美國小伙就一搖
一晃地過來看我們打槍。我新槍的 彈點有點偏
左下。我也讓他試射了幾發，小伙立刻找出來毛
病，告訴我調整瞄準的基準線，彈 點立刻好很
多。

我誇獎了他幾句，小伙心情大好，朗聲大笑，
回頭把凱茜誇獎了一番。然後悄悄告訴我，讓我
把打的最準的靶子帶回家，豎在門邊院內，一般
的小混混就不敢來找麻煩了。

女兒此時已經乖巧地把我們的靶位打掃的乾乾
淨淨的了。

出了靶場，桌後換了個白人管理員，他又利索
地鎖上了我的槍（到樓下出店時再打開），朝我女

兒豎了豎大拇指。
「好嗎？」我問女兒。
「下次再來。」她回答我。
太陽已經西落，天際邊一片絢麗的火紅。不遠

處，連綿高聳的聖安東尼山巒上依稀覆蓋 一層
白雪。

女兒在副駕駛座上東摸西抓不知忙碌 甚麼，
歡快的像隻小麻雀。

手機鈴聲又一次響起，妻子聽到我們已經在回
家的途中，輕輕地嘆息了一聲，語氣馬上鬆快了
起來。

我也鬆了一口氣。
至少，我給了女兒一次直面生活的體驗，給了

她一次選擇的機會。我知道，這個選擇相比於人
生其它選擇來說或許並不是特別重大的，但是，
這至少是我們對待生活一種態度。

沉浸在女兒挑選的音樂聲中，我暗暗想，如果
凱茜願意，當她成人的時候，我會送她一支精緻
漂亮的小手槍作為禮物。

帶女兒去打槍（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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